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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诗意：王家卫电影的美术空间
■文/杜宏艳

从故事内核、元素融合、价值传达
探讨中外电影的文化融合与认同

■文/谷 珊

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社会结构经

历快速现代转型与新冠疫情下全球地

缘政治矛盾激化的当下，电影作为不同

地域、国家之间多元文化与话语表达沟

通的媒介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近年来，中外电影界均产生了许多个性

鲜明、值得讨论的影片，其故事内核的

演变与发展、不同类型间的交流与融合

以及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当下的文化

语境中日趋频繁。

一、故事内核的相异与趋同

近年来，国际电影在广阔的取材

范围与不断扩展的叙事空间中逐渐演

变，在故事的基本发展走向之外构建

出越来越多彼此关联的价值内核。对

于这些故事的研究，也应该超出电影

视听的层面，在全球化的多元价值空

间中思考当今社会文化语境下故事内

核的多元性。首先来对比一组电影，

它们的背景、人物、主题都十分相似，

其中不乏本身就是买下版权进行国际

翻拍的作品，其中却具有差异性的故

事内核：印度2015年上映的《误杀瞒天

记》与中国2019年上映的《误杀》都以

女儿与妻子在争执中误杀有权势的警

察局长之子，父亲一边安抚妻女一边

为妻女脱罪的故事展开。《误杀瞒天

记》中的男主人公逃过法律的惩罚，但

在对印度神明的信仰下隐晦地向警察

局长夫妇致歉。他在象征纯洁与圣灵

的寺庙中双手合十，对言辞恳切的夫

妇说：“我们送走了不速之客，去了一

个不能回来的地方。我们带给了你们

痛苦，我想说无数次对不起，我在我内

心这样做，然而我们不能做其他事

……那一刻我分不清对错，我们很抱

歉。”这部电影中还保留着印度本土电

影的歌舞元素，主要用来表现男主一

家人在误杀他人后愧疚、惊惧的心理

活动。相比之下，中国拍摄的《误杀》

男主角在完成了“完美犯罪”后依然选

择主动向警方自首，不仅锒铛入狱，还

失去了身边朋友的信任。在法制观念

占据主导的中国社会，这样的故事结

局虽然减弱了故事的传奇程度，却增

强了影片的现实色彩。片尾记者采访

男主角朋友是否认为男主角是坏人

时，他的朋友面露难色，这一点还体现

了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中的朋友情谊，

以及这种古典道德与现代规范之间的

矛盾。

有趣的是，尽管相似的故事可能

具有并不一致的故事内核，看似故事

背景、主要角色、逻辑走向相异的故

事，却可能具有及其相似的情感核

心。韩延导演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以

青春爱情片的基本形式展现了癌症患

者与其家庭如何面对疾病的威胁；皮

克斯动画公司新作《心灵奇旅》则在音

乐与奇幻的结合中讲述了爵士乐手追

寻梦想与人生的历程。两部影片的故

事虽然相异，却不约而同地以主要人

物的“死亡”为契机将人生意义的思考

命题抛给观众，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

人都要面临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后疫

情”时代，这会令逃避死亡的观众重新

审视关于生死、梦想的共同命题。

二、类型与元素的交流与融合

在文化资源全球流动的背景下，

外国类型电影与类型元素均对中国电

影的生产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国产影片的视听效果、美学风格

都在元素融合的过程中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转变。主打动作场面的武侠电影

是中国电影独创的类型片，在近年来

的《妖猫传》、《晴雅集》、《侍神令》中，

武侠元素与日本和风元素进行了大胆

的融合，出现了具有和风色彩的“中国

风奇幻新武侠”类型。这三部电影都

讲述法师或阴阳师守护人间，与恶妖

展开战斗的架空故事。其中，唯美玄

幻的和式风格成为影片宣传片与海报

上宣传的重大卖点，而数字特效在打

造视听盛宴、跨越文化壁垒上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例如《妖猫传》中的极乐

之宴上，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名流齐

聚一堂，在尼采酒神颂歌式的盛大酒

宴上各展其能，其中既有中国传统神

怪小说中方士带徒化形为白鹤的宏大

浪漫，又有着日本文化中“百鬼夜行”

的奇诡瑰美，二者统一在以忠诚记恩

为中心的东方核心价值下，引出了白

鹤为报贵妃知遇之恩而杀人的叙事逻

辑。这样的影片以异国风情回顾本国

传统，或者说以日本风格描写中国故

事，充满了陌生而浪漫的美感，这种美

感的实质是电影工业发展基础上，文

化全球化中原创活力与能力的增强。

三、价值传达中的文化传播

与身份认同

电影作为当下文化工业最重要的

产出品之一，在国际文化传播与地域

文化交流中越来越发挥出传播文化、

促进身份认同的重要作用。优秀的电

影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国家形象

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跨文化、跨

地域的共同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

以讲述了失败女青年贾晓玲“穿越”回

过去重新见到母亲的《你好，李焕英》

为例，这部影片在嬉闹温馨的氛围中

着力挖掘了母女之间的复杂情感，并

讨论了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对自身价

值的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命题。母亲

对女儿无私的爱，女儿对母亲的歉疚

与怀念，普通人对自身平凡生活的朴

素热爱等普遍的情感因素，及日常琐

事中流露出的人文关怀是世界性的，

这样的电影在全球化文化播语境中必

将成为“爆款”。

被誉为“开创中国科幻片新纪元”

的《流浪地球》则以在西方饱受欢迎的

科幻片加英雄主义模式下受到关注。

影片讲述太阳急速衰败之后，幸存的

人类实施了利用发动机将地球推离太

阳系的“流浪地球”计划。地下都市中

的叛逆少年刘启和妹妹韩朵朵到地表

探险，却被意外卷入到了拯救地球的

行动中。在目睹姥爷韩子昂、父亲刘

培强先后为人类存续所做的牺牲后，

刘启和韩朵朵快速成长起来，担负起

了与无数普通人一起拯救地球的使

命。对中国观众而言，“地球”与“家

园”是文化意义上的异质同构体，刘培

强一家三代“扶老携幼”地踏上了寻找

新家园的流浪之路；而习惯了诺亚方

舟、忒休斯之船神话的外国观众虽然

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带着地球去

流浪”，但多个国家的行动人员为地球

存续前赴后继踏上前往发动机之路，

携手重启发动机的情感逻辑依然能打

动他们。这样将现实中家庭生活的矛

盾、家庭成员的代际关系与科幻类型

相结合的电影，虽然能看出对商业利

益追求的痕迹，但在电影内涵与传播

逻辑中，这样涉及人本身的内容却是

具有共同文化认同价值的。影片将刘

培强塑造为代表人性与机器 AI 相抗

衡而自我牺牲的英雄，令全球华人观

众收获到一份身份认同，也填补了国

际上华人“科幻+英雄”类型影片的空

白。今后中国电影还应当在兼容并包

中保持着开放性与联系性，令观众在

充满美感的视听呈现中欣赏中国故

事，收获中国价值并引发相应的共鸣。

（谷珊，天津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

王家卫无疑是当代华语影坛最具

个性和艺术魅力的电影作者之一。从

他的第一部作品——1988年的《旺角卡

门》诞生以来，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引

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以其敏锐的艺

术感受力，通过独特的光影调度和叙事

技巧构建了一个别样的光影世界，赋予

了他的作品强烈的作者性。或许是得

益于早先在香港美术学院受到的美术

教育，使他对物象、光影、形体动作所传

达的意蕴具有异于常人的敏感性和感

受力，并借此构建出一幕幕具有东方诗

意的美术空间，成就了王家卫电影作者

性最具辨识度的风格标志。

一、诗意的物象引用

王家卫的电影有时甚至显示出一

种“恋物”的倾向，他对于物象总是倾尽

心力地表现，有时甚至分辨不出他的电

影主角到底是物还是人。当然，物象终

究还是一种表象。王家卫只是在借这

些他倾心选择而又看似平常的物去表

现人物的内心，并营构出弥散全篇的意

蕴。

王家卫对物象的引用，首先体现在

他高明的“导物”能力，也即是说他不仅

能调动人、捕捉人物的戏剧动作，还能

随心所欲地遣物，使物仿佛具有生命一

般与人搭戏。在《阿飞正传》的片尾，那

段经典的梁朝伟梳头发的三分钟镜头，

令人拍案叫绝。逼仄的空间内虽然只

有梁朝伟一人，他的面部表情和动作也

看不出丝毫的“戏剧性”，但却给人以全

是“戏”的感觉，这就得益于那衔在嘴中

的香烟、昏黄的台灯、游走在发丝上的

梳子、工工整整的西装等等这些物与人

的互动。在这里，这些物似乎成了戏剧

中的角色，参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更

为极端的例子出现在《重庆森林》中，王

家卫干脆让“刘德华”和家里的毛巾、肥

皂直接沟通起来，让“刘德华”对着毛巾

说“你流泪了”，让他对着肥皂说“你瘦

了”等等。其次，王家卫善于选取一些

物作为能指，来指示某种微妙的情绪和

心理状态。在《重庆森林》中，金城武在

执着地到处寻找快要过期的凤梨罐头，

“快过期的凤梨罐头”是凝定在人物脑

海中的一个物象，暗示出人物心中的一

个执念，即留存住那些即将被时间抛弃

的东西，以此来表现人物对遗忘的拒

绝，对过往的人或事的介怀。在最后一

种物象的引用方式中，王家卫则是将物

设置成一种象征符号，使物和人物之间

形成一种精心设计的借喻关系。这一

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东邪西毒》中。影

片中，在那个苍茫荒凉的大漠里，每一

个出场的人物都跟随着一种动物，快活

潇洒、年轻莽撞的洪七坐在高头骆驼上

款款而来。骆驼——沉默、坚韧、巍峨、

迟缓，带着造物主所赋予的漠然神情，

正对应了洪七憨厚、滞重的性格。一人

一驼，缓慢洒脱地行走在苍茫的天地

间，别有一种孤独悲凉的氛围。桃花的

坐骑是一匹马，它身段绵柔，皮毛似锦

缎，绝好地衬托出桃花凄美哀怨的脸

庞；马是一种富有灵性、机警、感知能力

发达的灵动生物，对应着桃花用情至

深、为爱所伤的形象设定。一人一马，

忧伤、孤独，令人心驰神伤。而那个一

心为哥哥报仇的弱女，其坐骑则是一头

驴。相比于骆驼、马这些高大强健的动

物，驴显得瘦弱、贫瘠，对应着弱女孤苦

无依的不堪处境。而它迟钝、不通人

性、无法沟通更加深了人物内心的孤立

无援。由此可以看到，王家卫对于物性

的发现具有非常敏锐的眼光，无论是对

于自然物还是人造物都具有深刻的理

解，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物象

诗学。

一个抱着看故事为目的的观众可能

会责怪王家卫电影中填充了过多的描写

导致了叙事的拖沓缓慢，但无可否认，这

些充斥其中的物象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

感到一种心灵的冲击，以至于影片结束

后，留下的不是情节记忆，而是一种谴之

不去的苍凉感受，这才是王家卫真正的

用意所在——电影或许只是通过讲故事

的方式来传达一种生命体验。

二、风格化的色彩运用

看过王家卫电影的人，无一不被他

独具匠心的色彩运用所折服。色是人

的视觉感知能力最先捕捉到的要素，具

有一种原初性，同时对于情绪、意境具

有很强的对应和表达能力。电影作为

一种视觉艺术，色彩的把控既是导演表

达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作者风格的重

要表征。每一个风格化的导演都拥有

自身独特的色彩世界。不同于张艺谋

明丽、鲜艳、追求强烈视觉冲击的色彩

运用，王家卫的用色极其黯淡、暧昧有

时甚至显得混乱、破碎。

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都市题材电影

中，他的故事似乎总发生在暗夜或黄

昏，色彩幽暗，哪怕是晴空下的阳光也

给人一种朦胧的感受。城市中各种物

维持着它们本有的色彩充斥在画面中，

杂多而混乱，缺乏统一的色调和布置，

使人感到都市生存空间中物的充塞与

人的心灵退守。物挤占了人的空间，一

切都让人应接不暇，映衬着人物内心慌

乱、焦灼的都市生存体验。但这并不绝

对，王家卫也能从这冷漠、混乱的都市

中发现一些温暖柔和的色调。在《旺角

卡门》中，蓝色和红色的运用让人印象

深刻。电影中有一幕刘德华和前女友

吵架的场景，他们在楼梯口拐角处，整

个画面选用了蓝色基调，女主人公身着

红色的上衣，涂着醒目的红唇，在蓝色

的衬托下更加美艳动人。红蓝的对比

虽然渲染了人物的冲突，但这两种颜色

本身又能相互衬托，将这场冲突仍限制

在温情的基调内。还有一个镜头，在一

个明丽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屋

内，张曼玉坐在窗口沐浴在晨光里，人

物的线条、桌椅、屋角、冰箱的线条分明

而又平行，一切都显得温馨而有秩序。

随后，刘德华和张曼玉一个洗漱、一个

整理被褥，虽无言但充满默契，这些简单

的动作都在温暖的阳光下进行，显示出

令人疲惫的都市生活中也有宁静和谐的

时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场内景戏，

而王家卫几乎所有重要的内景戏都是在

一个较为狭小的空间内进行，这便暗示

着人物内在世界的退守——只有在非常

狭小的空间内人物才能寻获片刻的自由

与从容。同时，清晨是沉睡的暗夜和忙

碌的白天之间的临界点，只有在这短暂

的片刻，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对峙还未展

开，这充满温情的时刻正如清晨流动的

阳光一般不可持存。

但是，一位优秀的导演从来不会因

循着一种固定的手法，而是能根据故事

的情调随物赋彩。《东邪西毒》中的色彩

空间给人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沙漠，

在影片中具有存在论意义，是人的存在

世界的象征。早晨，沙漠是一片橘黄，

中午在烈焰下变得彤红，傍晚则是被夕

阳渲染成满眼火黄。这里的颜色单一、

纯粹、热烈，像是一幅由浓彩重涂的意

象派绘画，一如发生在这片大漠中的故

事，每个人都在充满执念地追索或逃避

着，被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绪所支配，盲

目而肆意，原始而悲凉。

毋庸置疑，王家卫在视觉呈现方面

独具匠心，充满天赋。他的电影镜头有

时像一幅静物画，以物传情，情寓画中；

有时又像一幅印象派油画，抹去细节，

只留下对外界物体的光和影的感觉和

印象。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深得东方美

学“立象以尽意”、虚实相生的艺术思

维，注重画面的写意性，传达出东方艺

术家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

（杜宏艳，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艺术

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摄影教学与实

践）【课题项目】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

划和旅游研究项目（2020年重点项目）

《千年古村文化地域特色与图像保护研

究》（项目编号：HB20-ZD011）

由于疫情的影响，作为集体工业和

群体娱乐的电影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困境。不仅电影放映受限，各大电影节、

电影奖项等活动的举办也或延或缓。在

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

也不得不失约银幕，尚未与广大电影观

众见面，其中就包括导演韦斯·安德森的

最新作品《法兰西特派》。提起韦斯·安

德森，其作品中强迫症般的对称性构图、

线性元素运用、高饱和度的色彩、协调且

独特的配色等，立刻跃然眼前，其个人风

格之强烈，在当代电影导演中堪称独树

一帜。从《法兰西特派》释出的预告片可

以瞥见，这些打着安德森烙印的风格元

素在影片中一一呈现，作为安德森从影

近三十年来的第十部故事长片，这部电

影被赋予里程碑式的意义，被看作是其

创作特色的集大成者。而无论是色彩，

还是构图，“安德森式”电影风格的最终

形成，也确然有迹可循。

一、色彩营造：

冲击与协调，童话与复古

色彩，一直是韦斯·安德森作品中最

具表现力的元素。安德森的色彩运用有

着极为强烈的个人印记，在其美学风格

的塑造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一方面，

韦斯·安德森善于通过选择主体的颜色

来明确画面的色彩基调，突出表现画面

主体，有时是选择色彩“点”，有时则是选

择色彩“面”。比如在《青春年少》中，韦

斯·安德森最初为主角马克斯·费舍尔选

择了深蓝色的西装，彼时的韦斯·安德森

还没有在对称构图中展现出他的“偏

执”，在突出主体上更依赖颜色——在一

系列主角出现的镜头中，安德森通过深

蓝色保证当主角出现在画面中时，他始

终是颜色最深的“点”，色彩的重心，引导

了视觉的重心，也就完成了主体突出的

任务；同时，同样是在《青春年少》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对色彩“面”的选择，比如

把人物安排在深蓝色且带荧光属性的幕

布前交谈，在这个画面中，色彩的重心就

放在了背景之上，相比突出人物，其表达

意旨更偏向于氛围营造。

另一方面，当我们仔细分析画面的

色彩构成，不难发现，除了主体颜色选

择，安德森的色彩营造之所以能呈现完

整性，色彩的搭配更是其中的关键所

在。这种搭配，既有同向的，也有反向

的。所谓同向色彩搭配，就是指在同一

色系中，选择不同色彩，不同明度、不同

饱和度的颜色进行搭配，通过不同的色

彩层次，完成整体画面色彩氛围的营

造。这种情况下，整体色调会先于个

体颜色，给观众以整体的视觉印象。

这类搭配的典型范例当属《布达佩斯

大饭店》和《月升王国》。提到《布达佩

斯大饭店》，观众首先会想到粉色。诚

然，粉色是安德森所选的主色，但仔细

分析，所有“粉色”的画面中又不止有

粉色：比如阿加莎和零对视的经典画

面，两人身处于粉色的礼物盒堆中，尽

管整个画面充斥着粉色，但其他颜色

的存在同样不容忽视，礼物盒的蓝色

绑带和零身上服装的粉蓝色形成呼

应，阿加莎身上的浅驼色和又墙面上

的木棕色形成对比，通过衣服的大部

分、帽子花纹、蓝色绑带——蓝色从深

到浅形成色彩层次；就算是粉红色，安

德森也在礼物盒上点缀了比粉色更深

的红色来营造色彩层次。而在布达佩

斯大饭店的外部全景中，尽管粉色的建

筑处于画面中心，并占据了画面的大部

分面积，但画面中白雪的白色、树林的

灰白色、建筑部分的灰粉色，成功地在

画面中完成了色彩过渡，成就了整体的

色彩协调。在另一代表作《月升王国》

中，韦斯·安德森在黄与绿之间选择了

无限接近的中间值，通过两个颜色之间的

自然过渡，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整体色

调的设置。再说反向搭配，就是利用不同

色系的颜色之间的色彩对比形成强烈的

反差感，营造画面氛围，突出画面主体。

在安德森的电影中，色彩不仅是视觉

元素，也参与到了叙事当中。在故事上，从

儿童视角出发、从过去获取创作灵感，是安

德森电影的两大特色。而与之共生的，就

是其色彩营造出的童话感和复古感——例

如在《布达佩斯大饭店》中，他不仅以粉色、

粉蓝色、灰白色、灰粉色为代表，完成了“雪

中城堡”的童话世界构造，更是在大饭店的

内部运用咖啡色、洋红、红金、黄金的颜色

搭配，重现了“老欧洲”的氛围。

二、均衡构图：

静止与运动，对称与纵深

对称性构图是韦斯·安德森的画面标

志，其“强迫症”之名也由此而来。安德森

对画面的对称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就像

他常对摄影师问的那句话一样：“我们的

摄影机在最中间吗？”——他总是使摄影

机处在画面中心相对的位置上，以中心为

基点左右构造对称的画面。最常见的对

称构图就是让人物处于画面的正中间，

即轴线上，如此，人物的中心位置确立无

疑，我们甚至可以把人物本身看作是画

面的自然轴线。在安德森的作品群中，

除处女作《瓶装火箭》外，这种“人物中

心”的对称构图几乎贯穿了其所有的作

品。或者，以物为轴，《天才一族》中，女

儿在房间里支起一个三角帐篷，安德森

将这个对称三角形置于画面中央，营造

了整个房间的对称感。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画面里，帐篷是主体光源，暖色光

的加持，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中心点。在

需要表现复数主体的情况下，韦斯·安德

森干脆就虚置轴线，把人物（物）和布景

平衡放置与轴线的两端——比如《布达

佩斯大饭店》中大量的“车厢对谈”和“餐

桌对谈”镜头，人物处于画面的两端，其

他布景如：火车车窗、窗外雪景、桌椅、饭

店大堂背景等，也随之被虚拟轴线一分

为二。然而，如果单是镜头的对称，那还

并不足以成就安德森的“强迫症”之名，

需要注意的是，安德森不仅在固定镜头

中明确画面的对称性，就连在运动镜头

中，也将对称贯彻到底。他善于使用快

摇镜头和穿墙镜头来实现空间的转化，

但往往小心地达成从一个对称画面到另

一个对称画面的转换。《穿越大吉岭》中，

乡间岔口，镜头在左中右三方的半圆形

移动就很有代表性。另一种保持画面的

方法就是固定机位变焦，这种手法在《布

达佩斯大饭店》尤为突出。为了兼顾微

观和宏观，全景展现建筑物全貌，也展现

建筑环境，韦斯·安德森运用了超级变

焦，迅速地从全景拉到远景，但画面的对

称性却始终如一。

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森对画面的对

称性追求是执着而不僵化的，他并不是

要求画面以轴线为界，左右两边形成复

制般的对称，而是更注重画面的均衡性

和严整性。比如在《穿越大吉岭》中，火

车驰骋，以纵深的方向与车外空间形成

结构上的对称，但画面的重心却十分明

显——偏向于火车和从火车上探身出来

的人物；在《天才一族》的片头，女儿玛格

丽特处于前景，画面的最下角，书架位于

后景，偏于左上，占画面的大部。安德森

运用书架的硬性线条，对书架进行了后

置和框定，在靠近人物的左后方放置了

光源性的烛台，在左右上，转移了视觉重

心，在保证整体均衡性的同时，突出了前

景的人物。

（刘德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

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实践及理

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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